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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科技與人文的對話 

朱經武院士與龍應台教授風采 風靡成大師生 
※轉載自成大新聞電子報 

 
     

 

 

 

 

 

 

    甫獲得李國鼎科技與人文講座教授的中央
研究院院士朱經武與香港大學教授龍應台，10
日下午於母校成功廳、在成大校長賴明詔院士
主持的國際人文講座擔任佳賓，並進行一場「武
台相遇．經應對談--相遇來自大江大海」科技
與人文的對話。兩人風度翩翩，侃侃而談人生
哲理，風靡成大師生。一千多名師生擠爆成功
廳，走道、台上都坐滿人群。 

     

 

 

 

 

 

 

    成大校長賴明詔院士指出，朱經武院士、
龍應台教授等兩位國際有名的科學家、文學家
回到成大，用很輕鬆的方式相互交換意見，這
對大家來說絕對是一個難得的經驗。世界有名
的學者C.P.Snow把人文社會和科技分為不同的
文化，他認為科技是左腦的活動，是精確的，
人文社會是右腦的活動，是感性的，科技是男
孩子的活動，人文是女孩子的活動；在過去幾



學生事務簡訊 2009.11.20【第 九十三 期】                                            - 5 - 

 

百年，人類社會的科技不斷的進步，上述兩個
不同文化可以說是河水不犯井水，彼此相互溝
通機會非常少。 

    工業革命以來，科技的進展是推動的整個
社會的進展，像工業革命、蒸汽機、紡織機、
電腦，完全是靠科技改變了人類，改變了社會，
教育方面於是也跟著走同樣的方向走，科學教
育的路也越來越窄、越來越細，就像台灣的教
育，很早就把科技教育跟人文教育分開，學理
工、學文學的同學在中學時就被區分開來，因
此學理工同學接觸到人文素養的機會越來越少
了，這是 C.P.Snow 把人文和科技分成兩個不同
文化所造成的後遺症，讓大家以為學科技的人
不需要懂人文，學人文的不需要去懂科技。 

    但大家也都了解科技的發展也產生了很多
不同的人文社會問題，家庭和社會結構的改變
都是受科技的影響。當我們回頭看看社會人類
的發展，其實在科學的發展最重要的二個時期
中，其中一個就是文藝復興階段，這顯示科學
的發展和人文藝術的發展應該是共存共榮的；
例如老年化的問題、人口老化的問題，地球暖
化的問題，這些問題都不能單靠科技來解決，
而是必須要用人文的觀點加以解決，所以說學
科技的人也要了解人文，這正是大學教育的責
任，也就是在理工教育之外，必須要重視人文
的教育。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學人文的人也應該了
解科技，常常聽到有人說喜歡科學，但不懂得
科學，喜歡科技，但不懂得科技，這就是常常
在報紙上、媒體上看到的假科學，借用科學的
名詞來哄騙一般人。假如人文和科學沒有對
談，就如大家談的美國牛肉問題，到底是科學
的問題還是社會的問題，所以人文和科技必須
要有很好的對談、溝通的管道，這是今天座談
會最重要的目的。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經武表示，記得九月一
號離開香港科技大學回到美國，當時很多人
講，你現在是人生的顛峰，以後就走下坡了，
我不信邪，總覺得還有顛峰，很感謝母校今天
頒給我李國鼎科技獎座，這也是人生的顛峰之
一；在世界上，覺得越容易的東西，其實是越
難的，剛剛龍教授講她覺得她選寫作這條路在
某些方面是有缺陷的，我相信這一點對我們做
科學的人也是一樣的。 

    剛剛賴校長講了幾點，有一點就是說大明
星，我想龍教授確確實實是，我則不敢當；很
久以前，大家就覺得腦的左邊是理性的，右邊
是感性的，是看全部的，當年的的確確都希望
發展左邊的腦子，希望科技可以解決大量的問
題，現在卻慢慢發覺全面的看事情是非常重要

的，也就是感性方面的。就是因為全球化，世
界工廠向東移，現在是移到中國大陸了，所以
很多東西買起來是很便宜的，結果附加價值變
得非常重要，這牽涉到創新，跟人文有深切的
關係；剛剛龍教授也提到，她看到東西是看到
各方面的，她看到她的喜悅和感覺到悲傷；我
們做科學的，特別物理，寫公式，只要加點東
西，我要時間倒過來就倒過來，所以照這種方
式看這世界是充滿喜悅和樂觀的。 

    在比較年輕的時候，我的的確確跟
C.P.Snow 的想法是一樣的，就是人文與科技是
二個不同的思想方法，我覺得做科學的人是面
對全世界很多的現象，最後要給它歸納起來，
變成一條公式，假如你寫了一條公式，解決了
全世界的問題，那你就是最偉大的科學家了，
例如牛頓寫的力學公式。文學家就不同了，你
給他一個字他就可以一篇一篇的寫很多東西，
所以我當時覺得這是不同的方向。龍教授剛剛
點出一個很對的東西就是大家都在問，怎麼
問，比如說天問，老實講，一個人能夠提問題，
就已經是答案的一半了，所以問的對很重要；
那剛剛她講到白楊樹，除了我們一般人所看到
的，她所看到的已經超過了我們一般人的境
界，就是所謂湖裡的倒影，所以她才會看到更
深的一層裡面，大家也不要忘記，她說你看到
樹不可能不想到水裡有倒影的，其實有時候想
到也沒有用的，假如那天沒有太陽的話，你就
看不到倒影了，所以環境是非常重要的。 

    我當年覺得科學技術和人文是有很多不
同，但是後來想想，文學其實也在追求一樣東
西，譬如說我們看到詩人，就是感情的昇華，
包括龍應台教授寫大江大海，也是這樣的；其
實很多詩人也是這樣，她們有悲天憫人的性情。 

    在過去一百年來，我們看到世界的變化遠
遠超過人類有史以來的變化，假你追求它的原
理的話，它既非政治也非經濟，而是由於科技
的力量，它的原動力是在科技裡面，也是因為
科技使得這個世界的現在是一個很公平的平
台，由於科技的發展，釋放了人類的創作力，
所以只要是在太陽下的每一個人都是公平競爭
的，假如沒有科技的發展的話，今天印度還是
很貧困的地方，而就是因為如此，所以真是科
技給人類創造了一些財富，改善了人類的健
康，也給人類創造了各種好的生活。 

    現在大家都知道的經濟危機，大家都很擔
心，其實 10 年後，你回頭看，這是小事情，真
正的問題是大家對科技的模式，對它的無知，
我想這才是大家要注意的，當然，只是科技的
極度發展的話，對人類也會產生一些問題。基
本上科技的發展是以人為本的，因為各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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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來是希望能夠為人類造福，但是我們也
要記得，當這個新的科技發展出來的時候，它
的價值並不是立竿見影，馬上見得到，要給它
一些時日；所以這個世界，人文世界是需要科
技的，這是大家都必需要知道的一點。 

    另外一個就是科技不能單向發展，需要人
文互相工作，所以科技不能放棄人的本位，因
為科技發展需要社會的支持、也需要社會對它
的了解，所以很多事情我們做科學家的也應該
要放下身段，對科學的普及也要做些事情，因
為科技需要社會支持，所以我們學科技的應該
下來為科技做些事情，基本上我覺得人文和科
技是不可分的。 

    香港大學教授龍應台指出，雖然經常到各
個不同的城市去，但是我總覺得像今天從北部
下來的時候，一進入成大的老校區時候，心裡
有一種甜蜜而悲傷的情感出現，悲傷的意思是
說，三十年、四十年就這麼一晃而過，高興的
是四十八級的電機系鄭崇華學長他今天也在這
裡，而且看到好多他的同班同學，就會想到說，
當時的青春年少，今天可以白髮聚首，也是又
甜蜜又悲傷。朱經武院士這位科學家就會說，
有什麼好悲傷的，就只有甜蜜啊！ 

    在這裡我有一個很深刻的感覺，有一種不
平衡，因為我坐在兩位有巨大成就的科學家中
間。比較流行的說法，科技的人才、商業的人
才、經濟的人才、工業的人才…都一定要有人
文素養，這是大家都接受的東西，比較少人去
指著我說，文學的人要有科學的素養，現在坐
這馬上就感到一種不平衡，因為夾在兩位院士
的中間。我考大學聯考考上成大外文系的時
候，我數學是 11 分，但我不相信朱經武院士跟
賴校長的國文考了 11 分，這是一個不平衡，這
是教育中間有一個不對勁的地方。第二個是，
不管我寫哪一本書，比如說從野火到目送到大
江大海，這本書他們兩人都看得懂，但他們兩
人寫的任何一篇小文章，我一個字都不懂。那
這代表什麼呢?我坐在這裡有一點不太敢談，這
怎麼回事，這中間是有偏差的。 

    為了要來這裡，朱經武院士跟我特別做了
功課，我們先做了各說各話的開場，然後各自
為對方準備了五個題目考問對方，都不知道對
方要怎麼回答，會怎麼接那個題目，我非常好
奇朱經武學長會怎麼回答我的問題，我也不知

道他的問題待會兒會怎麼問，所以今天是相互
拷問的方式。我先說我的不平衡感覺之後還是
想說，到底科學跟文學這兩個東西、這兩種文
化是什麼地方有交界?想法也很膚淺， 

    但是，基本上我心裡第一個想到的東西是
在漢字，在漢文學傳統中被認為是永恆的偉大
詩人屈原，他在楚辭裡頭，天問那篇，我很記
得我十二歲的時候，第一次讀到天問的時候，
我有很大的震撼，天問裡頭『天何所遝？十二
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何闔而晦？
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翻譯成白
話文，這是兩千多年前屈原在那個沒有燈的世
界裡頭，因為沒有燈只有黑暗，所以人在任何
空曠的地上一站，你所有的耳目都非常明確的
會感覺到你腳下踩的大地，以及天上頂的星
空。在那種因為黑暗而使你的整個的感官都特
別的清明的那種處境裡頭，他發出天問。 

    楚辭，當然是我們此後數千年不朽的文學
作品，但是這些問題，難道不是物理學，難道
不是天文學，難道不是最根本的科學的大哉問
嗎？所以小時候讀天問的時就被他文字的美所
撼動，同時也被他那個大哉問所撼動，那多年
以後才發覺原來文學最根本的大哉問跟科學最
最根本的大哉問，其實是同一個出發點；那再
思索下去的時候，我又會想到其他的例子，有
次我在湖邊看一整排的白楊樹，一般人只是看
到岸上的白楊樹，但是我身為一個作家，我同
時看到了水裡白楊樹的倒影，在文學的意義上
我就會開始問，你人的眼睛跟人的認知，如果
對於事情的判斷只停留在你看到岸上的可以摸
的白楊樹的境界，而不會想到或去看到水裡的
白楊樹的倒影的話，那你這樣的人是不是只有
一半的認知是開的，另外一半的認知則完全封
閉的，對於我而言這是一個文學的問題，可是
我在想這顯然也會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這些思索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對於科技跟
人文之間他到底是什麼樣的連鎖我不敢說，因
為這是一個很深奧的題目，但是今天做為一個
開場我想說的，第一個我自己就已經感覺到作
為一個人文的思索者，我有一半是欠缺的，我
的科學素養完全不及格，另外一個重要的思索
是說，從屈原站在曠野跟星斗之下，我相信文
學跟科學他的最根本起源、他的思索的路是一
樣的。

 

 

 

 


